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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前，上海市民要申领因
私普通出国护照，很难。1978年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门逐渐打开，
申领因私普通出国护照也由难变易，由
少变多，直至现在几乎是家家有护照，

人人可出国，赴海外旅游、求学、工作、
交流已成了生活常态。本文作者长期在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工作，并
从事护照的研究，亲见亲闻了许多因私
普通出国护照申领过程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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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上海只
发放了5本因私普通出
国护照
据当年在上海市公安局户政处

通行证科工作的老同志回忆，!"#"
年刚解放时，公民因私出国由外事
部门管理。到了 !"$%年，这项工作
改由公安部门办理。当时，申请因私
普通出国护照的手续比较复杂。首
先，居民向户口所在地的公安分
（县）局申请；然后，公安分（县）局对
申请人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本人
表现等情况，进行全面严格审查；最
后，由市公安局终审，通过后下发因
私普通出国护照。这种基层受理、逐
级审批发证的做法，工作周期比较
长，一般需要 &个月左右，最长的甚
至要半年以后才有结果。
翻开公安出入境档案，可以看到

解放初的上海居民申请因私出国人
数较少，基本上都是华侨和侨眷，海
外无亲属而申领的，属于凤毛麟角。
'"$%年到 !"(%年的 )*年间，上海
仅颁发 $***多本因私普通出国护
照。而 !"+%年，更是少到仅颁发 $

本。所以在当时，要想获得一本因私
普通出国护照，对大众来说很难。

1972年，周总理
批准魏老师一家海外
团聚
“文革”后期，我国开始与西方

国家接触。!"(,年 ,月 ,'日，美国
总统尼克松访华，受到毛主席、周总
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欢迎。,月 ,%

日，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宣布两
国关系正常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但是，那时的对外交流，局限于国家
之间，民间交往还非常少。因私普通
出国护照，对一般市民来说，仍然是
个陌生名词。

'"(,年 '*月的一天，家居徐
汇区、时年 ((岁的上海海运学院魏
老师，接到在美国的儿子的跨洋长
途电话。儿子告诉父亲，自己将在
''月 "日，前往日本作医学报告，
希望能与家人在香港会面。魏老师
和儿子已有 ,*多年没见面。他当即
表示，一定会带上家人到香港团聚。
魏老师的儿子在激动之余，也不忘
问起家中弟弟魏友忠的情况。魏老
师与妻子连夜商量后，次日早上立
即向管段民警，提出一家 -人出境
会亲的申请。但是，魏老师一家的申
请，遇到了重重困难。

在魏老师提出申请后的 '*天

里，一家 -人的所在工作单位，先后
出具了政审意见。公安派出所、区公
安局、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依据单
位意见，经过层层审核，最终做出了
“不批准”的决定。魏老师询问是何
原因不批准他一家人出境，得到的
却是些模棱两可的说法。万般无奈
之下，魏老师前往北京，向公安部接
待群众来访部门当面反映情况，才有
可能解决这个难题。
魏老师的申诉，引起了公安部

领导重视。当月 ,(日，两位副部长
联名向周总理上报书面请示报告。
周总理在请示报告上批示：“照所拟
办理。请告魏先生夫妇及其子魏友
忠，可以来去自由，不加限制。如愿
回来参观，仍可携其他子女同回，参
观后再去。如愿久驻海外，悉听其
便。”公安部立即向上海市革命委员

会传达周总理批示。之后，魏老师一
家人因私出境海外的申请，得到了
圆满解决。
周总理的这段批示，终于使魏

老师一家人在海外团聚，在社会上
引起极大的反响，也让申请因私出
国的人员看到了希望。

1978年后，申领
因私普通出国护照排
起了“长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
“改革开放”像春风，吹遍祖国大地。
随着民间交流增多，人们对因私普
通出国护照的要求越来越多，护照
的申领发放也逐年增加。
思想解放冲垮了旧的因私出入

境管理体制。'"%-年，公安部成立

了专门的出入境管理机构。同年 '*

月 '日，上海也升格了出入境管理
机构。上海市公安局外国人事务管
理科与通行证管理科合并，成立了
上海市公安局外国人出入境管理
处。'"%+年 ,月，全国人大批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
理法》正式公布施行，公民因私出国
的权益依法受到了保护。然而，当时
因私出国仍然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年，在上海郊区一家卫生
院工作的陈女士，申请前往美国定
居和工作。她在事后回忆说，那段申
请因私普通出国护照的经历，真是
有点“不平凡”，可以说是到处碰壁。
陈女士说，她先到居住地公安派出
所，开出同意本人申请因私普通出
国护照的证明，然后，凭此证明前往
因私出国管理科的受理“窗口”，申
请办理相关手续。陈女士说，她至今
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到受理
“窗口”申请因私普通出国护照的人
非常多，不仅排成“长龙”等候时间
很长，而且需要提供各种类型的材
料，缺一不可。陈女士感慨地说，为
了拿到这本因私普通出国护照，自
己是从郊区到市区，来来回回地差
不多跑了 '*多次。

进入 '"%%年，上海出现了越来
越多年轻人申请前往日本自费“就
读语言”的热潮。当年 '月 ,日上
午，位于河南中路 ,%*号的因私出
国管理科的受理“窗口”前，等候接
待的申请队伍绵延不断，一直排到
福州路，足有数百米之长。一些中介
“黄牛”竟从中嗅到“商机”，混迹其
间，兜售自印的“出入境政策”“出入
境手续”“出入境消息”等小广告谋
利。当年暑期，天气十分炎热，中午
排队等候接待的申请人仍有许多。

申领护照：从一年五本到一年数十万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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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德拉一改平日斯斯文文的细嚼慢咽，
把餐盘里的汤汤水水一扫而光，看得苏珊直
瞪眼，骂道：“饿死鬼投胎啊？慢点吃！”姗德拉
满口食物含混不清地分辩：“人家没吃早饭
嘛。”苏珊又舀了一碗清汤放在她面前：“闹啥
玩意儿啊？餐馆都关门儿了？”“那倒没有。我
上午急着去见客户，误了饭点。”苏珊拍拍姗
德拉的背：“吃饱了吗？没饿得五迷三道吧？下
午还得陪我和弗兰克去看房咧。咱可都谈好
了，就等你这位‘老法师’把关签合同了。”
说曹操，曹操到。话音刚落，弗兰克就兴

冲冲地出现了。他拍拍身上的包，自豪地说：
“我带了定金租了车。陪我们去签合同吧。”

姗德拉也被他的兴奋感染了，迅速挽着
苏珊的胳膊坐进车里。在 ./0的指引下，车
子从市区的高架路转到郊区的快速路，然后
离开封闭的快速路开上省道，再转村级公路，
沿路是大片的油菜花田，姗德拉顺路也开始
了乡村一日游。车子七转八转，最后在一个貌
似小镇的边缘停下。此处一反恬静的郊外风
格，旌旗飘扬，热闹非凡，“离尘不离城”“城市
副中心”“地铁 1号线即将开通”“城市后花
园”“打造宜居生活样板”……让人眼花缭乱
的广告横幅一直拉到了几里地外。
看着窗外参差不齐的自建民居和零星来

往的商贩，姗德拉相当怀疑他们来错了地方。
“漂亮吗？苏珊找到的。”弗兰克时刻不忘

太太的丰功伟绩。
姗德拉想起苏珊的确在公司储存的一堆

楼盘广告里翻检，那是销售员从四处收集来
的资料。当时苏珊边翻看边叹气：“在美国买
栋独立屋的钱，在上海市区只能买个厕所。”
姗德拉也陪着叹气，她自己蜗居在石库门的
亭子间里，不知何时才能买套像样的房子。
诚如弗兰克所言，这里的风光确实诱人。

周遭有着大片的油菜花田，灿烂的黄色间又
有几棵粉红的桃花点缀，小区容积率不高，崭
新的公寓楼建成青砖黛瓦的江南民居式样，

绿树围绕，鸟语花香。在颇有几分乡土气息的
售楼小姐引领下，弗兰克再次检阅了自己看
中的单元：“这是苏珊和我的卧室，这里做个
书房，这里可以留给苏珊的妈妈，等我们装修
好了，就可以邀请她来上海小住……”
姗德拉对这些一点都不关心，那是苏珊

需要考虑的范畴，她只关心合同。
售楼小姐早已等得心焦，忙不迭地带他

们去售楼处签合同。售楼处里人不多，与外面
的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弗兰克与苏珊人
手一份合同在读，姗德拉在售楼处闲逛，墙上
的《营业执照》《销售许可证》《销控表》一张张
看过来……忽然一眼瞥见旁边的一纸说明，
心里一惊，连忙过去悄悄拉住苏珊，对售楼小
姐说：“我们还需要商量一下。”
售楼小姐不乐意了：“你们已经来看过好

几次了，合同都帮你们做好了呀！”苏珊心知
有异，拉开嗓门道：“嘿，着什么急啊？怎么也
不缺这几分钟呀！”拉着姗德拉就往外走。弗
兰克知机地说声“谢谢”，放下合同跟了出来。
三人坐进车里，那两人静等姗德拉说明。
“我刚才看到墙上一张土地权属说明。中

国的土地只有两种形式：一是国家所有，绝大
多数商品房都是如此；另一种是农民集体所
有，这种土地上建的房子，原则上只能卖给农
民。你们看中的房子属于后者，就算买了，权
益也不受法律保护。”姗德拉严肃地提醒道。
苏珊恍然大悟，一拍脑袋：“哎呀妈呀，瞧

我这榆木脑袋，怎么忘了检查这个呢？”
过了没几天，弗兰克又揣着钱来找姗德

拉了。这次他们学乖了，只在市区里打转。
看中的是一套二手的小两室，房主常年

旅居国外，委托国内的弟弟出售房屋。姗德拉
认真地检查了《产权证》《委托书》和身份证
明，都没有问题。中介公司递上早已准备好的
合同，姗德拉发现问题来了：根据产证上注明
的时间，这套房属于两年内转让，按规定要缴
纳 $2的增值税，合同中却没有相关约定。这
笔费用若是转加给卖方，意味着变相涨价；若
是由买方承担，又相当于降价出售，代理人无
权决定。最后，卖方表示需要与美国的姐姐电
话联系后再做确认。彼时房价不太稳定，又有
些其他的客人和其他中介公司在当中搅和。
一去一来，这单生意就黄了。苏珊和弗兰克只
好再次踏上看房的征途。

海上芳邻
湘 君

!"背水结缘#初识娜红

天色逐渐亮了起来，蛮丙大寨的人们从
沉睡中醒来，舂米声、狗吠声、人喊牛鸣声，此
起彼伏，寨门也打开了；赶着牛群去山野间放
牧的人，上山去挖地、砍柴、割草、捡拾野菜的
人，都扛着锄头、提着砍刀、镰刀陆续出来了。
金文才他们夜里轮换着放哨，本来就睡

得不安稳，也被惊醒了。冬天的大山里，晨雾
浓重。火塘里的火早就熄灭了，只是
灰里有些余烬，小康加上干燥的细
柴，用竹筒吹燃了火；竹楼里有了热
气，那冰冷的晨雾才不再拥入。他们
准备先烧水喝，小康扛起一个竹筒
去找水。在这人地生疏、险情四伏的
地方，他外出时也没有忘记带上枪。
横断山系的佤山，水源充足。蛮

丙部落饮用的山泉水出自寨子后边
的原始森林。佤族人把粗大的竹子
砍来一劈两半，再一节节衔接起来，
架成长长的引水槽，顺着山势往下
延伸，淌进寨子内外的各个地方，供
人们饮用。寨门外就有一处接水点，
这时已经有不少妇女扛着大竹筒在
那里接水。这也是她们早晨的聚会。
她们正一边接水，一边有说有

笑时，突然见浓雾里闪出一个带着枪、扛着大
竹筒的陌生汉人，很是诧异，有的人还发出了
尖锐的喊声。这反而把小康惊着了，他不知道
该怎么解释，只能连连挥手，叫她们不要怕。
恰好岩桨和山药从寨子里出来，他们一边和
小康打招呼，同时告诉那些妇女：“这是岩松
昨晚引来的客人，不要怕。”
这下子，女人们不再乱叫乱跑，反而一窝

蜂地围了上来，仔细打量小康。小康才 3"岁，
眉清目秀。一个姑娘小声说道：“哪里来的这
么好看的一个伙子呵？”另一个中年妇女笑着
打趣：“好看吗？”“好看！”这中年妇女又笑着
说““娜红，不要扛水了。把他扛回去吧！”
娜红却甜甜地笑了，低声说：“怕他不愿

意。”周围的妇女顿时哄然大笑。
小康虽然没有听明白她们那充满戏弄的

话语，但是从她们的笑声和表情中，也猜出她
们是在拿他开玩笑。他对岩桨说：“你叫他们
让开一下好吗？我要接水。”岩桨就大声朝妇
女们喊着：“让开，让开。人家解放军要接水！”

这些妇女难得有轻松的时候，这会儿正
在兴头上，哪里肯让开，有人嘻笑着说：“让娜
红帮他接水。”娜红不是那种忸怩的女子，爽
快地抢过小康的竹筒就去接水，又有人大喊：
“让娜红帮他扛回去！”又引得妇女们大笑。

小康被弄得手足无措，红着脸问岩桨和
山药：“怎么啦？怎么啦？”
岩桨和山药当然明白这些妇女是在逗弄
小康，却不愿说出原委，只是笑着
说：“她们说，你背着枪不好扛水筒，
让娜红帮你扛。”小康信以为真，忙
说：“这怎么可以？不行不行！”
岩桨说：“在我们佤山，背水的

事都是妇女做。”小康说：“我们是人
民解放军，对妇女一向尊重，可不敢
劳动她们。”当娜红把竹筒灌满了
水，扛到小康面前时，他立正行了一
个军礼，说了声：“谢谢小妹！”

娜红没有见过行军礼的人，反
而愣住了。岩桨笑着向她解释：“娜
红，他向你行礼呢！对你可好呵！”

佤族男子很少向妇女行大礼，
这把那些妇女都惊住了，这个年轻
的解放军好有礼性呵！
小康就趁这机会从娜红那里一

把抢回了满盛水的竹筒，扛在肩上就跑。
妇女们又起哄地又笑又叫：“娜红，帮人

帮到底嘛！还不去抢回来！”娜红也就在后边
追着，还大喊：“放下！放下！让我帮你扛嘛！”
几个爱凑热闹的年轻女子又笑又叫地跟

随在后边。就这样一前一后跑到了竹楼下。
竹楼内的金文才听见外面闹哄哄的，不

知发生了什么事，忙走出来察看。只见小康扛
着竹筒跑在前边，后边还有一群妇女又笑又
喊地尾随，以为小康闯了祸，气得大喝一声：
“康小羊，你干什么？”

小康被震得站住了，神情紧张地说：“我，
我什么也没干，是她要帮我扛水……”

跟着过来的岩桨和山药忙告诉金文才，
是热心的娜红要帮背水，小康不同意，从而有
了这场追赶。还没有进入蛮丙部落，就有这么
热心的佤族姑娘主动接近，这可是好事。擅于
做群众工作的金文才很明白，初来蛮丙部落
要抓住机会接近群众，就客气地邀请那些妇
女进竹楼坐坐，还送了娜红一面小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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